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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 3月，40岁的丧

偶妇女杨梅花带着两个孩子
来到湖南省新晃县城打工，经
人介绍给一位老人当保姆。

这位老人叫舒国松，原籍
湖南省新晃县，一直未婚。
1989年6月，时年68岁的舒
国松从外地回到故乡探亲。

1993年7月，舒国松在县城
繁华路段购买了房子。

老人对杨梅花与孩子都
很好，杨梅花十分感激。舒国
松病了，杨梅花也是悉心照
料。这让一直独身的舒国松非
常感动。有天深夜杨梅花突患

急性胰腺炎，舒国松不但将她
送进医院，还出了一大笔医疗
费，这让杨梅花感动得流下了
眼泪。

杨梅花决心终身照料舒
国松，不久，两人开始了同居。

1999年 2月中旬的一

天，家里来了一个20多岁的
年轻人，舒国松介绍说：“这
是孙子舒园，在外做生意。”

当天晚上，舒国松私下告
诉舒园：“杨梅花人很好，我
打算与她正式结婚。”爷爷的
话如同一声霹雳，让舒园半天

都合不拢嘴。
原来，当年舒国松临走前

将亲哥哥舒明的儿子舒归收
为养子。舒园是舒归的儿子。
舒国松回乡后，不但出钱为舒
归一家改建房屋，而且还将自
己在县城的房屋的一半赠给

舒归。1994年舒归去世后，舒
国松将房屋加修了一层，并且
曾经对舒园说过，今后自己的
房屋及财产全部留给他。

从那以后，杨梅花发现舒

园回家的次数勤了，舒园的妻
子肖银花也丢下农活来到城
里一同照顾舒国松。

1999年 6月的一天，舒
园找到舒国松说：“爷爷，我
决定不做生意了，我与银花一
同照顾你，把保姆辞了吧！”
舒国松态度很坚决地说：“这
不可能，她是我晚年的依靠，

我准备和她结婚。我现在有她
照顾，你们也就不要这样操心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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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 9月，舒国松与

杨梅花办理了结婚手续。就在
这时，舒园一纸诉状将杨梅花
告上了法庭。看到孙子把妻子
给告了，舒国松气愤难当。趁
着法院还没开庭，他来到房产
局办理了属于自己所有的产
权登记。然后又到县公证处，

将房屋一楼的一半及第二层
全部赠给杨梅花所有。

同年10月8日，法院开
庭审理此案。舒园提出：杨梅
花与舒国松结婚可以，但是没
有权利继承舒国松的财产。法
庭上，杨梅花悲愤地说：“我

与舒国松结婚的目的不是索
取，而是报答，我表态，今后绝
不与你争遗产！”

听到此话，舒国松突然
说：“梅花，你现在不能这样
表态！遗产的事以后再说，现
在我就要当着法官的面送你

一样东西。”说完，他拿出那
份公证书交给了法官。

法院认为，赡养是一种法
定义务，杨梅花与舒国松之间
是夫妻关系，舒园没有权利阻
止杨梅花行使对舒国松的照
顾及今后遗产继承的权利。因

此，法院判决驳回舒园的诉讼
请求。

就在法院向舒园送达此
判决书后的第三天，舒园又将
杨梅花告上了。他诉讼的理由
是，原来爷爷在加修第二层房
屋后，曾经口头承诺房屋归他

所有，要求法院确认舒国松的
口头承诺有效，并判决确认后
来舒国松所作的公证书无效。

法院认为，虽然舒国松原
来曾经口头上承诺今后自己
离世后房屋归舒园所有，但后
来舒国松已经采用公证赠与

的方式对原来自己口头作出
的承诺进行了否定，因此该公
证赠与的行为是合法有效的。
舒园又一次败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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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 3月中旬的一

天，正吃早饭的舒国松突然感
到自己的肝部剧痛难忍。当时
舒园正外出做生意，心急如焚
的杨梅花急忙去喊肖银花帮
忙。谁知肖银花说：“他有了
你就行了，还喊我干什么
呢？”杨梅花只好央求邻居帮

忙将舒国松抬到县医院。经诊
断，舒国松竟已是肝癌晚期，
同时患有食道癌。

晚上，得知消息的舒园从
外地坐车回家与肖银花一同
赶到医院。他情绪激动地对病
房里的人说：“你们都出去，

我有话要和爷爷说。”
等到杨梅花走出病房，舒

园急忙在舒国松的耳边问：
“爷爷，我是你孙子舒园啊，
趁你现在还清醒，你赶快将家
里的财产情况告诉我，千万不

要落在外人之手啊！”
看到孙子大老远赶回来

只是为了钱，舒国松心如刀
割，面对舒园渴望的眼神，他
紧闭双目，一言不发。见此情
形，舒园一怒之下摔门而去。

舒园走后，舒国松悄悄告
诉杨梅花：“从你的哭声里，
我知道我的日子不多了，可你

一定要记住，在台湾我还有一
栋房子，另外，一位邹姓朋友
向我借了5万美元还没还。”

杨梅花带着舒国松先后
到怀化、长沙的各大医院进行
治疗。钱很快用完了，舒国松
的病情却日益恶化。无计可施

的杨梅花只好硬着头皮向舒
园夫妇借钱。哪知舒园提出：
“借钱可以，但我必须知道他
的财产情况。”万般无奈的杨
梅花只好如实相告。舒园又变
卦了：“既然他还有这些财
产，你去叫他将遗嘱写好，如

果我们有份，我们就出钱！”
为借救命钱，杨梅花央求

舒国松将在台湾的财产明确
给舒园所有。可舒国松说什么
也不肯。没办法，杨梅花决定
卖掉房子给丈夫治病。但由于
第一层的一半不属于她，尽管
房价一降再降，也无人问津。

杨梅花决定将丈夫带到

台湾治疗，她来到县台办，向
他们诉说了情况。台办的同志
非常重视，很快替她安排了相
关事宜。

2003年 7月，舒国松与
杨梅花回到台湾。杨梅花将台
湾的房子变卖了，让舒国松住

进了台北的一家有名的医院。
尽管医院作了最大的努力，最
终还是不能挽回舒国松的生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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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理 完 丈 夫 的 后 事 ，

2003年11月初，杨梅花回到
新晃县城。舒园夫妇迫不及待
地上门追问情况。得知房子已
经处理用于治病、5万美元还
没收回，他们不相信，认为是
杨梅花独吞了。

2003年 12月，舒园又一

次将杨梅花告上法庭。舒园认
为，爷爷将房子加修二层前，
当时自己是房屋共有人，加修
二层，舒国松并没有征求共有
人的意见。加修后，舒国松曾
经答应过所有的房产归自己。
后来，舒国松私自将房屋一层

的一半及二楼全部赠给杨梅
花，导致自己今后不能向二层
建房。要求杨梅花拆除二楼的
一半，以实现自己今后建房的
权利。

为了平息纠纷和搞好关
系，杨梅花作出重大让步，她自

愿将一楼的两间房屋让给舒
园，希望舒园夫妇不要再纠缠。

2004年 8月，杨梅花突
然接到了一份遗产继承通知。
原来，舒国松在台的邹姓朋友
从美国探亲回来后，得知舒国
松已经去世，急忙凑足了借

款，由于找不到舒国松家里

人，就交给了舒国松生前所在的
“退役官兵辅导委员会”。

杨梅花将这份通知交给舒
园夫妇看，以此证明自己并没有
私吞舒国松在台的遗产。谁知，
舒园对杨梅花说：“你从一个身
无分文的保姆几年之间得到了
我爷爷的一半房产，台湾那边的
房子也被你卖了，这笔钱该我们

所有了。”杨梅花大声怒斥舒
园：“只要你良心上过得去，这
笔遗产归你们，我不要！”

舒园顿时乐不可支，第二
天，他就给台湾方面回信，要求
继承那笔遗产。不久，台湾方面
给舒园与杨梅花同时回了信。回

信上注明：“因杨梅花系舒国松
生前配偶，依据规定，配偶系第
一顺序继承人，具有优先办理继
承事宜。如其不办理，必须得到
其放弃继承的声明，第二、第三
顺序继承人方能继承遗产。如第
一继承人既不办理继承手续，也

不声明放弃的，此遗产作为无人
继承的财产将被充公。”

见杨梅花迟迟没有动作，舒
园夫妇心急如焚。但不管舒园夫
妇使出什么花招，杨梅花始终坚
持：“我不继承，也不声明放
弃！”

2006年8月12日，杨梅花
与舒园接到了限定最后期限的
信函：“在 2006年 9月 25日
前，如果还未办理遗产继承手
续，此遗产将被充公。”

无计可施的舒园决定孤注
一掷，再打一场官司，希望能够

出现奇迹。
2006年8月15日，舒园又

一纸诉状将杨梅花告上法庭，要
求法院判决确认杨梅花已对舒
国松的遗产进行放弃。

2006年8月30日，法院作
出民事裁定：不予受理此案，驳

回原告舒园的起诉。
接过法院的裁定书，杨梅花

向法官表示，自己依然既不想声
明放弃，也不想继承这笔遗产，
一来是告慰九泉之下的舒国松，
二来也让她与舒园之间少些纷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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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 1月 21日晚，临

近春节了，家住遵义县苟江镇
同心村的张老汉，又听见了隔
壁女儿和女婿夫妻两人不知
为何的争吵声。张老汉无奈地
摇摇头。这几年来，女儿和女
婿根本就没一天安静地过日
子，几乎天天都在为一些鸡毛

蒜皮的小事吵架。这次，张老
汉以为这对夫妻又会像往常
一样吵吵架，然后女儿外出两
天，回来后小两口又相安无事
了。所以，他就没有在意。

可是后来，张老汉的女
婿李中正就突然消失了，家

人问起，张老汉的女儿张银
萍说李中正外出了，要过很
久才会回来。

但是，一直到春节将至，
一家人都没有见到李中正。而
在此期间，张银萍带回了她认
识的一名男子，两人一起于 1

月31日离开了同心村。
2月 3日，李中正的儿子

去自家粪坑担粪时，发现有具
尸体漂浮在粪池中，吓得大喊
大叫。村里人把尸体打捞上
来，却发现：面目全非的尸体，
竟然是10多天前失踪，被张

银萍称外出的李中正。
次日，遵义县公安局接到

家人要求尸检的报告后，派法
医对尸体进行检验，查明死者
李中正系因头部被他人用钝
器打击后，勒其颈部机械性窒
息死亡。

死者李中正是云南楚雄

人，今年 47岁，有一名孩子。
几年前，李中正在遵义打工

时，与同在遵义市打工的遵义
县苟江镇同心村的女子张银
萍相识，并建立了恋爱关系。
之后，李中正携子从云南入赘
来到遵义，成了张家的倒插门
女婿，后来还与张银萍共同生
育了两个孩子。

但是，夫妻感情一直不
好，常为家庭琐事发生争吵，
张银萍常常离家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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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案引起遵义县公安局

的高度重视，工作人员立即组
织开展侦查工作。根据现场勘
查、走访调查分析和村民们的
反映显示：死者李中正之妻张
银萍及可疑男子有重大作案
嫌疑。经过专案组民警的深入
调查，查明可疑男子系贵州湄

潭县人，张银萍可能与其逃往
了湄潭。

民警立即追踪到湄潭县，
在该县洗马乡团结村车站将
正准备外逃的犯罪嫌疑人张
银萍当场抓获。当时没有发现
那名可疑男子的踪迹。公安人

员把张银萍解送到了遵义县
进行审讯。

张银萍交代，2006年 1
月 21日晚 10时许，受害人
李中正酒后强行要求与她发
生性关系，因她多年来为家庭
琐事反感丈夫，加上那天晚上

他又是喝醉酒了，所以拒绝了
丈夫的要求。后来，双方发生
抓打。她将丈夫推倒在地后，

从抽屉里取出一根尼龙绳，从
丈夫身后套住脖子，拖至床柱

上紧紧勒住，直至其不能动
弹。过了一会儿，她又担心丈
夫未死，怕他醒后对自己不
利，又从抽屉里取出夹钳猛力
打击李中正头部，由于醉酒后
的李中正没有发抗能力，不久
之后便死亡。当晚，张银萍将

丈夫的尸体拖至自家粪池内
隐藏。

但是民警们发现，张银萍
的交代似乎不太符合事实，张
银萍瘦小，而李中正高大魁
梧，民警怀疑她一个人没有能
力杀死自己的丈夫。即使李中

正喝醉酒了，娇小的张银萍也
不可能一个人杀死他。

还有，那个可疑的男子
是谁？他为什么会和张银萍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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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县警方对张银萍进

行了政策攻心，终于，在看守
所管教民警的教育和开导之
下，张银萍于6月底向警方供
出了同伙李顺强。

张银萍交代，他与丈夫李
中正结婚后，夫妻关系随着时
间的推移越来越不好，每次和

丈夫吵架后，她都会选择外出

打工，或做点别的什么事情，
等心静下来了再回家。后来，

她在外打工时，认识了湖南一
名男子，双方有了感情。从此
以后，她越来越看不惯丈夫。
夫妻关系越来越不好。

张银萍还交代，犯罪嫌疑
人李顺强是自己在遵义打工
时，无意间救下来的一名外地

男子。李顺强是因为要报自己
对他的救命之恩，才与自己合
谋杀害了丈夫的。

说起救人的经过，张银萍
交代说，2005年初，她在一次
和丈夫的争吵后，来到了遵义
市打工。一天，她与另一名妇

女发现同在遵义市打工的贵
州湄潭县人李顺强昏倒在厕
所，就与这名妇女将李顺强
救起送往医院治疗。从此，为
了报答张银萍的救命之恩，
李顺强就认张银萍做姐姐。
她们以后就以“姐弟”相称，

来往频繁，发生关系。在交往
中，张银萍时不时向李顺强
透露了自己在家时，丈夫对
自己不好，自己欲除掉丈夫
的想法。李顺强为了报姐姐
张银萍的救命之恩，一口答
应帮张银萍这个忙。

于是，两人开始策划，他

们先是商量用 1000元雇人
来杀掉李中正，因为找不到
合适的人选而罢休。接着，
他们想到自己动手来做这件
事情。

案发半年前，张银萍和李
顺强一道在遵义市买好了作

案工具：铁锤和一根尼龙绳，

并将用于作案的铁锤交给李顺
强保管，而张银萍带回了尼龙

绳，准备除掉李中正。起先，李
顺强说等过年后再动手，张银萍
则称自己一天也等不下去了，杀
死丈夫她才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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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月21日，张银萍

以修液化炉为名，打电话给李顺
强。接到电话后的李顺强心知肚
明，他精心准备了一番后，来到
了张银萍家，来的时候就带上了
作案的铁锤。按照预谋，当晚，
李顺强睡在与张银萍夫妻一墙
之隔的另一间屋内，等待张银萍

给下手暗示后好配合。
晚上8点多钟，酒后的李中

正欲与张银萍发生性关系，遭到
张银萍拒绝，李中正很气愤，大
骂张银萍，夫妻发生争吵打斗。
打斗中，张银萍用事先准备好的
那把铁锤，猛力击打丈夫头部数

下，致其反抗能力下降。此时，
一直等待的李顺强从隔壁过来，
取出事先准备好的尼龙绳，使劲
套在李中正的脖子上，将其勒
死。两人看到李中正死后，便把
尸体抛于粪池中。之后，这一对
奸夫淫妇离开了村子。

近日，经线人的协助，犯罪
嫌疑人李顺强被遵义县公安局
抓获归案。

据李顺强交代，正是因为那
次张银萍救了自己，他发誓一直
要好好地报答张银萍，就认她做
了“姐姐”；也正是为了报恩，他

与张银萍合谋杀害了“姐夫”李
中正。 _`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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